
近日，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的《如

何探究史前史》（Beyond History: The Meth-

ods of Prehistory）中译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出版。在我国，史前学大体与考古学同义。英国

史前学家柴尔德将考古学看作是分辨、发掘、记

录和保存历史资料的实践，而将解释称为“将过

去拼合起来”，需要用理论方法对材料做系统和

综合的研究。特里格将考古学看作是一门采用各

种技能提取和整理物质遗存的实践性学科，而史

前学则是用考古材料来重建历史或提供阐释性

综述。因此，材料整理和阐释工作分属两个不同

层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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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视 点

20世纪上半叶是考古材料的积累阶段，绝大
部分学者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整理区域材料和构
建年代学的工作上，解释的任务还没有提上议事
日程。像柴尔德这样运用考古材料重建欧洲文明
发展史，并将摩尔根文化进化论与埃及和近东材
料相结合，提出宏观历史综述的学者实在是绝无
仅有。

20世纪中叶，欧美考古学的范式转变不是针
对田野技术，而是阐释方法，特别是针对“为何”
的规律性问题。过程考古学批评传统研究单凭归
纳的常识性解释，提倡假设-演绎的科学解释。
认为结论如要被取信，就必须接受实证的检验。
目前，我国考古学的主要实践仍然是发掘和整理
材料，尚未将它们有效转换成与文献有别的历史
知识，而常见的解释仍是材料的归纳或未经检验
的个人观点。所以，这本书对于如何进行阐释很
有帮助。史前考古学的根本目的是要为人类历史
和社会发展提供洞见，否则这门学科仍是依赖新
发现和新材料的技术操作，很难为其他学科提供
见地独到的学术参考。因此，如何将无言的物质
遗存变成置信度较高的历史综述，是增强这门学
科科学性的关键所在。

梗概

考古学传统方法的优势是把材料在时空上
安排得井然有序。但是材料的解释受到霍克斯推
论难度阶梯的制约，即复原技术和经济比较容
易，复原社会结构较难，复原宗教信仰最难。即使
史前学家能够充分掌握各种材料，常常也无法确
定文化变迁的原因。这有赖于对年代学更加详尽
的控制以及对周围文化历史更加详尽的了解，同
时也有赖于对民族志材料和社会人类学理论的
了解和熟练运用。解释社会变迁构成了史前学的
理论领域，这种综述能力不同于田野考古学家所
掌握的一套技能，但和后者一样重要。

重建史前史需要采取学科交叉，在提取和整
合各种材料和信息的基础上，用社会科学理论指
导来做出尝试性解释，并根据理论、方法和实践
的进展而不断完善。田野发掘和材料整理是一种
经验性操作，一般熟练技工都能胜任。而阐释则
是一种科学研究，需要以问题导向来收集和分析
材料，并用逻辑推理构建证据链，从而得出因果
关系的初步结论。这需要我们摆脱当前分类描述
和科技考古两张皮的困境，各学科的专家为解决
某些重要问题共同商讨研究的策略。这种科学探
索需要建立一套与田野发掘和材料整理迥异的
思维和探索方式。这种策略包括概念、变量、模型
（假设）和理论等基本要素。

概念
阐释通过概念来表达，用精确的名字称呼事

物，是理解的开始。概念很容易混淆，关联也不可
靠。屡见不鲜的是，相同的术语常有不同的含义，
术语与实践之间也存在矛盾。因此，定义明晰的
概念是解释和交流的基本前提。本书首先说明历
史学、考古学和史前学的区别以及史前研究的方
法。然后从人类学角度强调了将族群、语言和文
化等概念作为独立变量加以讨论的重要性。作者
还讨论了一些常易混淆的术语如文明、城市和国
家，认为似是而非的概念和残缺不全的证据严重
制约了考古学透物见人的解释工作。

模型
考古学探索就像历史侦探，目的在于弄清现

象背后的潜因。这种科学方法是有别于材料归
纳的演绎，需要提出不同假设以供检验，这种尝
试性解释被称为模型。由于史前研究不是实验
性科学，加上残缺不全的考古材料，学者只能根
据当下最充分的证据和最佳理论来作出解释，
并要根据新材料的积累和理论方法的进展而不
断修正，甚至推倒重来。尝试性解释以提出各种

“模型”为特点，比如分析和解释社会功能运转
的“系统论”是一种机械式模型，而塞维斯探索
社会演变规律的“游群、部落、酋邦、国家”则是
一种进化论模型。

变量
变量是一物之名，并是一类特殊的概念。各

种概念通过变量的关联来提供解释。在考古学解
释中，一种误导的观念是认为族群、文化和语言
之间的差异是同一分化过程的产物，于是认为某
群人的历史可以拼凑不同材料来重建。然而许多
反例证明，族群、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常复
杂，必须作为独立的变量来研究。

文化与社会
对不熟悉民族志材料的学者常会将文化与

社会相提并论，或将社会看作文化的表征，习用
一些器物或墓葬来推断生计、亲属关系和社会结
构。然而，社会是人际关系的网络，而物质文化是

人类活动之产物，而且是历史重建非常有限的依
据。由于不同的器物或工具因其功能差异具有不
同的流通和传播方式，因此没有一种以器物组合
划分的考古学文化能够等同于某个社会单位，文
化与社会单位的边界极少重合。考古学文化无法
以任何机械的方式与诸如部落或国家等社会单
位相对应。

传播迁移论
考古学一度非常流行采用传播迁移论来解

释文化变迁，即将新发现材料与已知文化的比较
来追溯其渊源。但是，在运用这种理论来解释考
古材料时，常常会流于简单粗糙。虽然传播是指
思想的扩散，而迁移指人群的流动。但是实际情
况要复杂得多。比如，人群扩散却没有文化传播
（维京人移居北美），迁移是传播的主因（西班牙
人征服墨西哥），没有人群移动的传播（拉丁文化
随罗马帝国的扩张），人群迁移而没有文化传播
（移民的同化）。因此，传播与迁移是独立的概念，
需要分别对待。在判断文化关系时，我们还必须
留意文化特征的功能趋同或独立发明。小到石器
和陶器，大到农业、金字塔和原子弹，我们可以找
到很多趋同和独立发明的例子。

社会变迁
考古学的社会变迁研究主要是从聚落形态、

跨文化类比、器物类型、装饰母题以及语言学材
料来分辨亲属关系和居住方式。其最大问题就是
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将民族学与考古学材料之
间画等号。另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社会复杂化，有
些重要的术语用法混乱，比如“文明”“国家”和

“城市”常常互换。其实，文明是指技术和文化艺
术发展的较高水平，国家是权力制度化的社会，
而城市是一种聚落形态。厘清这三个概念，能让
我们较准确地把握复杂社会的不同方面。国家往
往是文明发展的先决条件，但有些早期文明如古
埃及和古典玛雅并没有城市，而有的城市如麦加
与国家形成无关。

理论
理论旨在以某种规律性方式说明事件和现

象的因果关系，并因问题具体或抽象的特点而有
不同的层次。没有理论，社会科学就会沦为没有
条理和毫无意义的一堆材料和数据。在解释中，
我们应该把个人观点和科学假设区分开来。本书
介绍了国家起源或社会融合的两种理论，一是

“有机”团结，将技术和经济看作促成社会凝聚的
主动力。二是“单方”或“机械”团结，把武力征服
看作是主动力。早期国家起源也有其他不同的理
论，比如自发论、水源论、冲突论、贸易论和生态
系统论等，它们都通过变量动态关系的模型来提
供解释。

最后，作者利用考古学、地质学、语言学、图
像学、体质人类学和神话等材料对埃及前王朝的
社会发展进行了综述。特里格认为，解释社会变
迁必须立足于对人类行为的充分了解，重视这门
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之间的
关系。采取一种不同学科证据之间对话的形式，
并用社会科学理论来作出解释。

启示

一百年前，西学东渐进入中国的考古学是地
层学发掘的田野技术和材料整理的类型学方法。
由于本土化适应和史学定位，使得上古史材料借
助文献资料来解释，而史前材料的解释基本凭借
直觉和常识的判断，并不擅长采用文化人类学理
论和实证手段来探讨现象背后的原因，对各种不
同观点加以论证，并权衡某种结论的置信度。因
此，我国考古研究的阐释层次亟待提升。一方面，
考古学是研究人类自身的一门学科，因为它具有
其他学科难以企及的长时段视野，被认为处于社
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由于
材料的物质性和不完整及阐释的各种难度，使
得它被认为是所有历史科学中最难研究的领
域。考古学从材料积累转向历史重建，需要从发
掘和采样开始就有解决问题的意识，并采取多
学科交叉，通力合作，共同解决文化变迁具有重
大历史意义的战略性课题。

完善和提高考古学阐释可以为人类历史作
出很大贡献，也能极大提高这门学科的地位。而

《如何探究史前史》可以为培养这种能力提供一
条门径。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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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加］布鲁斯·特里格（Bruce G.Tri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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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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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村遗宝”的名字很响亮，至少在文
博考古界家喻户晓。因为这是一次重大考古
发现，出土文物是一个组群，有金、银、铜、玻
璃、玛瑙、矿物等质地的各种器物近千件，数
量大、种类多、品级高、制作精美、保存完好，
都是以往的发现无法比拟的。作为唐代文物
的精华，这批遗宝一经发现，便遨游世界，传
递着中国古老文化的信息。

何家村的发现为什么如此重要？可比较
两个世界宝藏。1877年中亚阿姆河流域，发现
一批珍贵的金银器和钱币，具有波斯、大夏、
斯泰基、希腊等多种文化的特征，学术意义重
大，被称作“阿姆河遗宝”。可惜确切的出土地
点不明，又经商人几次转手，混进其他的物
品。何家村窖藏文物的种类和数量更多，其中
有明确来自波斯萨珊、东罗马、中亚粟特和日
本等地的物品，不仅可与“阿姆河遗宝”媲
美，而且出土地点清楚、埋藏年代比较明确，
显示出更为重要的学术价值。考古发现的唐
代窖藏很多，但何家村如此罕见，使用通常的
窖藏名称，实在有些委屈，用“遗宝”取代“窖
藏”，名副其实。

另一个是日本正仓院宝藏。正仓原本是
日本古代保管国家田租正税、政府财物的仓
库，随历史演变，绝大多数正仓不复存在，奈
良东大寺正仓院由于保存着皇家珍宝，一直
延续到现在，闻名于世。东大寺正仓院皇家珍
宝的来源，是圣武天皇去世后，在七七忌日，
即天平胜宝八年（756）六月二十一日，光明皇
太后为祈福，将先帝生前珍贵的宝物奉献于
东大寺供养卢舍那佛。其后不久，又四次奉献
于卢舍那佛皇室珍贵物品。这些宝物中，有许
多是当时遣唐使、留学生、僧人等从中国带到
日本的，是唐代最精美的文物。何家村的发
现，添补了以往中国藏品的某些缺憾，又增加
一些比正仓院宝物更为精彩的实例。

唐朝手工艺究竟创造了些什么？其成就
在文献中有描述，文辞虽然优美，理解起来
却很茫然，当看到实物才会豁然开朗，何家
村遗宝正是一大批古色古香的珍宝，展示着
大唐盛世的创意和激情，以及唐人快乐的生
活、惊奇的发明、精妙的艺术、森严的等级、
文化的融合，从发现至今，给人带来的不仅
是惊奇、震撼，还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故
事，也成为 20 世纪中国的文化事件。很多学
者都在尝试解读器物携带的文化密码、谜
团，试图发现辉煌背后藏匿的生活的诗、历
史的事。

可惜的是，这是1970年的一次偶然发现，

未经科学发掘，当时没能做
更多的记录整理，丧失了很
多信息。

幸运的是，这批遗宝保存
基本完好，没有散失，如今仍
保存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中。

遗憾的是，这批遗宝至今
也没有全部展出，也没有一部
完整的考古报告。

回溯过去，何家村遗宝发
现后的首次亮相，是 1971 年
在北京故宫举办的“全国出土
文物珍品展”上，但只公开了
鸳鸯莲瓣纹金碗、鎏金舞马衔
杯纹银壶、金筐宝钿团花纹金
杯、八曲银杯、八棱银杯、鹦鹉
纹提梁银罐、五足银熏炉、镂空银香囊、6条金
走龙、嵌金玉臂环、玛瑙兽首杯和几枚金银货
币。《文物》1972年第 1期复刊号上，刊登了何
家村窖藏发现的简报，文字不足 5页，黑白照
片。1973 年 5 月 8 日，携带着何家村部分文物
的“出土文物珍品展”第一次迈出国门，在法
国巴黎珀蒂宫隆重开幕，此后这个展览先后
在16个国家和地区巡回展出。

何家村遗宝引起国内、国际的巨大轰动。
此后，凡有关于中国精品文物或唐代主题的
文物展览，几乎必选何家村遗宝。毫不夸张地
说，讲到唐代物质文化成就，一定要讲何家村
遗宝。只有看到这些器物，才能知道唐代具有
什么样的魅力，什么样的精彩，什么样的情
趣。何家村遗宝，成为唐代形象的代言。

又过了 30年，何家村遗宝没有随时间的
流逝被淡忘，反而越来越引人关注，2003年北
京大学赛克勒考古艺术博物馆 10周年庆典，
作为特殊的“贺礼”，在国家文物局特批下，陕
西历史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
举办了“再现盛世辉煌——何家村遗宝精粹
展”。配合这个专题特展，出版了《花舞大唐春
——何家村遗宝精粹》，这本书是对何家村遗
宝的一次学术重新“发掘”。新拍摄的照片尽
可能有各个角度和细部，每件器物都有详细
的描述，提供了准确的数据。然而也只选择了
73件（组）精品标本。2010年，陕西历史博物馆
推出“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
展”，也并非遗宝的全部面貌。

何家村遗宝，是划时代的考古大发现，对
遗宝的学术研究广泛而持久。50多年来，学者
们从考古学、历史学、美术学、宗教学、机械
学、医学等各个方面的讨论、探索一直延续至

今。但是研究者长期看不
到全面、系统、完整的资
料，只能依靠一些零星的
器物进行探索，影响了研
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具有如此重要学术价
值的发现，需要有详细的
报告，这一功在千秋的工
作，如今终于由陕西历史
博物馆侯宁彬、谭前学先
生等组织编写的《西安何
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集成》
一书完成了。这本书参照
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体
例，按照遗物材质分类编
排，全面系统介绍了陕西

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全部何家村遗宝，也尽可
能多地提供了器物的局部和细节，填补了何
家村遗宝长期以来没有发掘报告的空白，对
理解、探讨、阐发器物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
涵有极大帮助，具有重要而独特的学术价
值。不少业外人士常抱怨考古报告很枯燥，
甚至无法阅读。其实不然，就像破案，需要真
实、准确、客观证据，然后才是判案。还像瞧
病，需要有各种检查、化验等数据，是医生判
断的重要依据。《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集
成》提供了更丰富、更广博、更翔实的资料，为
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考古报告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时
隔半个世纪，当年直接参与清理何家村遗宝
的前辈学者除吴镇烽先生外都已故去，如今
由后辈学者排除万难，重新仔细整理编写，可
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在此必须向所有参与
编撰的学人表示敬意。

我曾在《花舞大唐春——解读何家村遗
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7月）书中说过：
何家村遗宝的主人是谁？精美的器物来自哪
里？何时被埋入地下？为什么要埋入地下？那
些器物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一连
串的问题仍旧困扰着学界，一个个尝试解读
也接踵而来。然而，目不暇接的解读，引起的
困惑比答案更多。

随着《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集成》的
出版，相信以后的研究会更上一个台阶。

《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集成》
编者：陕西历史博物馆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9月

作为社会科学的考古学
——《如何探究史前史》简介

陈淳

填补空白 嘉惠学林
——《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集成》序

齐东方

展望中国神话考古的广阔前景
——《汉代东王公图像研究》

霍巍

庞政博士的著作《汉代东王公图像研究》
一书嘱我写序，这让我不禁想到近年来中国
考古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神话考
古。如果仅从狭义的考古学去理解，“神话”和

“考古”这两者之间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
畴，神话虚无飘渺，考古讲究实证，似乎很难
把两者扯到一块儿。但事实上，在出土和传世
的考古材料中，有很大一部分都与神话传说
有关。阅读前人的著作，我甚至认为，将神话
考古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也未尝不能成立。

史前时代考古，除了建立考古年代学框
架和区系类型体系之外，近年来人们越来越
重视对于中国早期思想意识、宗教观念与原
始文明基本内涵、神灵与祭祀等内容的探讨，
如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时代出土的蚌塑龙虎
图像，其文化内涵就相当丰富，冯时先生认为
这是体现出远古人类“观象授时”的遗存，很
有道理。同时，也可以推测，在距今 6500年前
远古先民的观念形态当中，如龙、虎这类神灵
动物，尤其是龙的构建，已经包含了大量远古
的神话因素，只是这些神话有的流传下来了，
有的则已经佚失。当我们面对这些考古出土
材料时，就需要具备这种眼光，从不同的层面
去加以认知和阐释。

进入到历史时期考古，我们更是要接触
到许多和中国古代神话有关的考古材料，随
着时代的发展，这个神话体系更为庞杂，中国
本土的神灵，西方传来的神灵，有时还交互融
合为一体，以更为丰富的面貌出现在文献记
载和考古实物当中。例如，庞政博士这部著作
当中所涉及的东王公图像，就是一个神话体
系中的“大神”，只是过去更多的研究者是从
宗教学或者从美术考古的角度来看待他的。

庞政的这部著作特点比较突出。首先，他
从考古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年代排比的工作
入手，将目前考古所见的东王公（也包括西王
母）图像作了系统的梳理。从流行地域和相关
年代这一时、空关系框架上，确定了研究对象
的考古学背景，从而使得整个研究工作不是
零散的、仅仅对个别材料的观察和阐释，而是
具有一定时段、较为广阔空间的考古学考察。
这体现了考古研究的基本原则：一是要拿足
够多的材料来说话（或至少有几分材料说几
分话）；二是对这些材料加以整理之后，可以
看出其中的时、空体系和源流演变。

另一个我特别要推崇的特点，是本书合
理地利用了传世文献材料。将考古图像材料
和文献材料相互结合，观察东王公图像的源

流演变，并且将其尽可能地放
置到“原生状态”中去加以考
察，从而能够发前人之所未
发，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这
是尤其难能可贵的。

庞政在书中总结归纳出
东王公图像的几个重要特征
及其背后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第一，是东王公和战国秦汉以
来逐渐流行的昆仑、蓬莱两大
神话体系之间的关系。庞政认
为，两汉时期，东王公与蓬莱
神话的联系尚未明确建立，成
熟期的东王公基本还是西王
母的“镜像”。东汉晚期以来，
东王公逐渐开始脱离西王母
信仰，谋求独立神格与地位的
提升，最终在道教等力量的推动下与东海蓬
莱仙境相结合，治于海中蓬莱仙山之上。第
二，东王公之所以从发展流变上看经历了从
与西王母的结合，到脱离西王母而独立，并与
蓬莱仙山相结合的过程，从时空节点上观察
正处于汉末魏晋时期，而这个时期正是蓬莱
神仙信仰再度复兴之际，图像的兴起与这一
思潮之间有所关联。第三，东王公脱离西王母
而独立，并与蓬莱神仙信仰的结合，既推动了
蓬莱神仙信仰的复兴，也进一步促进了东王
公独立神格和地位的获取，两者相辅相成。

这些观点是否能够最终被学术界所接
受，可以在未来接受更多学者的学术检验，但
我认为，这种求实创新的探索精神，是值得肯
定的。

在我的学生当中，受我的影响，王煜曾经
较为集中地关注和讨论过昆仑神话系统及其
反映在考古材料中的诸多问题，发表过一系
列的论著。庞政则更加专注于对蓬莱神话的
研究。他们两人的博士论文，也都是围绕这两
大神话系统的考古学研究展开的。庞政的这
部新作，可以视为对这一研究领域的进一步
拓展。

我之所以同意他们去关注和研究这些看
上去似乎并不那么“正宗正脉考古”的题目，
源于我从内心深处一直以来就认为，无论是
中国的考古还是外国的考古，只要是有值得
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本身也涉及历史发展
进程中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神这些重
大的话题，考古学为何要自设藩篱，自己跟自
己过不去？

在方法论上也是这
样，我从来喜欢跟学生讲
邓公的一句话：管他白猫
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
猫。做学问也是如此，考
古的、美术的、文献的，只
要能解决问题，“十八般
武艺”都可以尽管使来，
不管他哪门哪派。就拿庞
政的这部新著来说，要说
是历史时期考古，可以；
要说是美术考古，也未尝
不可；要说是神话考古，
也差不到哪儿去。所以贴
什么标签不重要，实质性
的内容更重要。当今一些
考古研究的路子越走越

窄，既没有“向四方的发展”，更没有“向上的
增高”（傅斯年语），我担心迟早有一天会没有
饭吃的。路总是人走出来的，只要是认认真真
地在做学问，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总比闭目
塞听要好。

当然，将来能不能形成一个叫作“神话考
古”的研究领域，这还要看大家的认知和实
践。就跟美术考古这个概念一样，一边讨论，
一边深化，也是成绩斐然。至于是“考古美
术”，还是“美术考古”，两者之间是否有分有
合，各有侧重，近来也有学者在讨论，这都是
好事。庞政这部新著的出版，我相信也会引发
大家的关注。尤其是对昆仑神话和蓬莱神仙
这两个大的神话系统的深入研究，从考古学
的角度能够有什么作为，庞政也做出了一些
回应，这都是我要向学术界加以推荐的理由。

庞政从本科、硕士到博士，都一直跟着我
学习，视野比较开阔，文献底子也较好，曾经
和我合作过好几篇论文。这部新作完全是他
独立完成的，也可以视为他向学术界这个神
圣殿堂交上的一张“门票”。希望他能够进入
到这个殿堂，看到这个殿堂中的九弯八曲、漫
漫长路，也看到其中的无限风光、多彩世界。
前面的路还很长，我祝愿他能够踏踏实实地
一步步走下去，前景一定会是光明的。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汉代东王公图像研究》
作者：庞政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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